
提要：
林君的心还是没有她想象中

的那样狠，她不记得自己哭了多
久，也不记得自己是如何把孩子给
了出去。孩子被小美家带走了，临
走的时候千恩万谢，说一定会把5

万块钱还给他们。可是这一切都无
法让林君觉得好受些。

昨晚，陆虎城听到胡迁的报
告，就明白了这是为什么。因为黄
青瑜在江城华兴集团做财务总
监，华兴集团是一家势力雄厚的
外资企业，胡迁肯定是为了融资
向她做了某种可能性咨询甚至某
种违规的请求。因为胡迁的身份
特殊，黄青瑜拒绝他之后肯定心
中非常不踏实，她担心胡迁为了
达到目的对她采取某种行动。为
了消除这种危险，她索性主动出
击，反过来对胡迁进行威胁，在这
位黑道大哥出手之前就打消他的

念头，所以，她选择了叶杨的工作
组。

面对陆虎城的指责，胡迁无
言以对。他自然不能把心中的隐
秘思考和担忧告诉这位“盟友”。

“不幸中的万幸，看起来她还没有
对工作组说什么真正有杀伤力的
话，仅仅只想利用工作组来威胁
我，让我住手。”他温和地说。

“那么，她手中握着的底牌是
什么呢？胡总，你说说老实话吧，
当年你有什么不法行为被她拿
着？”陆虎城讥笑。

“她拿着的是我和你，有二十
万，是她亲自经的手。”胡迁声音

突然加重，表情在那一瞬间也变
得凶恶起来，但是，也只有一瞬，
跟着他又恢复了那种惯常的冷
漠。

两个人沉默起来，看着前方。
他们是在陆虎城的车里见的面，
因为空间狭小又紧闭着车窗，两
个人现在都觉得非常气闷。

“不用再指责我了。反正，这
是我的错误，我从前错误地信任
了一个女人。反正，现在她已经做
出来了。”最后，还是胡迁叹着气
先开口说话，承认自己的理亏。

“那么，你准备如何对付她？”
陆虎城面无表情，但很快地接了
话。他也不想现在跟这位黑道大
哥理清什么，至少在目前，他们必
须同进同退，最重要的，是必须搞
定黄青瑜。他暂时还不想引爆她。

“这是个精明、庸俗、势利的
女人，为了利益敢于做任何事，在
这一点上，她并不比任何一位最
亡命的黑道混混逊色。当年我把
她从垃圾堆中捡了出来，最后她
却要沾我一身的污泥。”胡迁开始
恶毒地贬低敌人，试图减轻他们

之间那种不太愉快的气氛。
“为什么不说是她慧眼识英

雄，从一大堆草莽中选择了你？人
家当时年轻貌美，又有文凭，能力
也非常出色，拜倒在她裙下的人，
比比皆是，我都知道很有几个江城
的有钱人想请她，结果她却选择了
你那家小公司。”陆虎城冷冷一笑。

“因为她知道我那家当时的小
公司最终会成为江城最大的大公
司。”胡迁笑，不是得意，而是无奈。

“但她终究还是个女人，因为
你没有接纳她，就反目为仇。我一
直奇怪，那时候你刚好又是一个
人，为什么不可以收下她？女人，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带着某种
被虐情结，你不对她坏一些，狠一
些，她就……”

“现在不是讨论女人，也不是
讨论对错的时候。”胡迁打断了陆
虎城，“我是真拿这个女人没有办
法……”“你不是黑道大哥吗？”这
次是陆虎城打断了他。“暴力只对
于那些对暴力无知的人，才能够
产生威胁，她对我太了解了。”

胡迁怪怪地冷笑，“除非你要

逼着我杀人灭口。”“她有个女
儿。”陆虎城突兀地说。“不，我已
经决定不再刺激她，我跟她仔细
谈谈。”胡迁坚决地摇头，“我准备
向她妥协，我会跟她谈条件，出一
个她无法拒绝的价钱，让她乖乖
地闭嘴。”“怜香惜玉还是心怀歉
疚？如果她要你跟她结婚呢？”陆
虎城恶作剧地笑了起来。

胡迁继续叹气，接着说：“你
丢的东西已经有了一些线索。有
两个做这行的老手这一阵突然从
云州消失，这种反常情况只说明
一个问题：他们做了大案。所以我
认为你丢的东西很可能跟他们有
关。我已经托人给他们带了话，也
给他们家人打了招呼。”

“你有把握？”陆虎城脸色严
肃起来，好一会儿才涩声问。胡迁
笑笑：“我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你信吗？”陆虎城摇头，胡迁又问，

“我说一点儿把握也没有，你信
吗？”陆虎城冷哼一声。他们都不
再说话了。

提要：
大家相互抱了一会又重新蹲在

堑壕之中，毕竟堑壕里面的寒风要比
外面小一些，他们一个挨着一个，挤
得紧紧的，似乎都觉得这样能够给他
们带来些许的温暖。

提要：
落实了最重要的资金这一

环节后，胡迁要连夜赶回江城，
亲自去对付黄青瑜。

这些天来，他和陆虎城已
经多次私下见面，对于一贯小
心谨慎的陆虎城和他自己来
说，都是非常罕见和不愿意的，
但是，无可奈何。

风寒雪冷的1081高地上银装素
裹，一片冰封雪冻的景象。

大雪遮盖了一切，散兵坑、堑
壕、堑壕里的人，所有的一切都被厚
厚的积雪包裹着，欧阳云逸和他最
后的部队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磨难。
刀削斧砍一样的寒风从阵地上掠
过，刺穿了战士们单薄的衣裤，使他
们饥寒交迫的身体慢慢变得麻木，
变得僵硬。部队都蹲在堑壕里，蹲在
深深的雪窝子中，他们的头上雪花
席卷，狂风飞舞。

没有一个人要求下山，没有一
个人要去躲避冰雪寒风，他们都在
等待着美国人的到来。极度的严寒
摧残着大家的身体和意志，更折磨
着他们饥饿的神经。零下40多度的
严寒下，部队没有一点可以果腹可
以提供热量的食物，饥饿和寒冷把
他们推到了承受力的极致。欧阳云
逸想要部队站起来活动活动，哪怕
是蹦一蹦跳一跳也好，不然美国人
到来的时候就动不了了，就不能战
斗了。欧阳云逸对部队下着命令：

“都……起来，活……动……活
动。”

堑壕里的人都站立起来，他们
按着欧阳云逸的要求来蹦、来跳。但
是每个人都没有力气了，他们蹦不
动、也跳不动了，他们站了一会，又
都抱着枪蹲了下去，他们觉得这样
还能躲避一些寒风，还要暖和一些。

“都找……找吃的东……西，看看
还……有没……有。”欧阳云逸僵硬的
喊声在凄厉的风雪中回荡着，一瞬间

就飘散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欧阳云逸也再一次翻了翻自己的

帆布挎包。挎包里装着他的洗脸毛巾，
牙刷，牙膏，本子笔，喝水的缸子，还有
一个手绢包裹着的包包，那是鸭绿江
中国一侧的江土，是他过江的时候带
上的。当时老王头牵着“大清花”那些
骡子在江边上撒尿以作标记，吴铁锤
和全营800人的官兵也在江边上撒尿，
他们用这个特殊的行为跟自己的祖
国、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告别。欧阳云逸
没有尿，他就取了这包江土。虽然撒尿
和取土的内容并不一样，但是欧阳云
逸觉得它们的象征意义是一样——— 找
到回家的路。

挎包里没有任何可以充饥或是
能够提供热量的食物，欧阳云逸知
道这一点。但是他冻僵了的手还是
在里面摸索着，他摸索了半天，最后
拿出了那管牙膏。

牙膏还有大半管，欧阳云逸一
直用的很仔细。欧阳云逸有一个习
惯，不吃饭喝水可以，不刷牙洗脸不
行，从国内、从上海带来的牙膏在他
是一种十分珍贵的东西，现在他把
这个牙膏拿了出来。欧阳云逸的手
上戴着蓝晓萍所织的毛线手套，这
个手套在风和日丽的时候还暖和，
可是它抵挡不住眼下刀子般的寒
风，欧阳云逸的手指头已经完全僵
硬了，他不得不用牙齿咬掉牙膏上
面的盖子。牙膏也冻住了，好不容易
挤出了一截，欧阳云逸把这一截牙
膏吃进了嘴里。

牙膏已经有些干硬，但并没有完
全冻结，欧阳云逸慢慢咬嚼着，一股辛
辣的味道充满了他的口腔。他把这管
牙膏递给身旁的陈阿毛，陈阿毛咬了
一截，然后又把它传给了下面的战士。
一个传一个，欧阳云逸的半管牙膏没
传多远就被大家吃光了，每个人都吧
嗒着嘴巴，每个人的嘴巴里都散发着
浓重的辛辣的味道。

陈阿毛的怀里抱着那个雕花云龙
纹的檀木匣铜锣，匣子上包裹着破破
烂烂的毯子。浑身麻木的陈阿毛没有
把那个毯子拿下来包着自己的头或是
肩膀，他怕冻坏了这面锣，如果锣冻坏
了就无法指挥战斗，所以那个破破烂
烂的毯子一直包裹在檀木匣子上面，
他再紧紧地抱在怀中。

当天下午林君就高烧不止，吃
不下也喝不下，晚上喝了退烧药，才
渐渐退了烧。唐鹏安慰她：“孩子不
过是回到他自己的父母身边，他们
也一样会对他好的，你就别惦记了，
啊。”

可是林君的眼泪还是一直不停
地流。那好像不是泪，而是心头的
血，受了伤，怎么也止不住。

哭到了最后，林君就睡着了，
睡到昏天黑地。可是第二天闹铃响
了，她还是爬了起来，强撑着要去
公司。唐鹏拦着她道：“今天别去
了，你身体还没恢复呢。”林君摇摇
晃晃地走向洗手间：“昨天的会开
到一半我就出来了，公司明天宣布
裁员的事情，怎么着我也得在那
里。”

唐鹏吃了一惊：“你们公司也
开始裁员了？”林君无奈道：“是
呀，没办法，我也顶不住了，大老板
下了死命令，裁员 8 0%，在职的减
薪30%，现在看来还是你们的德国
佬靠谱，有点儿人情味，我们那个
资本家，辣手起来比法西斯还厉
害。”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唐鹏过去
抱了抱林君：“别担心，亲爱的，你
还有我呢。”

还是那间会议室，却没有了往
日的温暖与喧嚣，林君的声音在玻
璃上折射着，都是冰冷的味道。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
们公司从去年8月份开始出现亏损，
至今已连续亏损了7个月，我知道大
家在这7个月中也和过去一样的敬
业工作，甚至比以前更努力。但是，
形势摆在面前，我们个人和整个潮
流是无法抗衡的，根据董事会的决
议，我们公司不得不开源节流，第一
件就是从裁员开始。我的心情和大
家是一样的，对这样的决定感到很
痛心，但也很无奈，辞退信已经发到
邮箱，请大家散会后查收一下，至于
手续，我们公司会根据当初的合同
一一照办的，我期望大家能理解公
司的苦衷。另外，我想说，今天我们
短暂地分开，是为了将来能更好地
在一起，我希望不久的将来，等形势
好转的时候，我们能再次并肩战斗。
我的话就是这些。散会。”

林君不敢抬头看向自己的下
属，她知道，大家的眼睛都看着她，
好像她是杀人凶手、骗子，他们虽然
嘴上不说，可她知道他们心里都在
怨她，林君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过这
样的感受，她是想要帮他们的，她想
把他们都留下，可是她没办法，她真
的是没办法。

在座的面面相觑，沉默……许
久的沉默，然后大家缓缓地出了会
议室。

林君一个人坐在会议室，身影
十分孤独。就在半年前，这些下属还
是业内的精英，是各家争夺的人才，
可是现在，她都不知道当他们走出
这家公司，将会面对什么……

又是一天早晨，唐妈妈一边给
唐鹏倒着豆浆，一边絮絮叨叨地说
着：“我今天有件事儿要跟你们说，
现在旅游可便宜了，我和几个老朋
友想一起到日本去旅游，钱也不多，
交给旅行社三四千块，自己零花再
带个几千块，我想一万就全搞定
了。”

钱钱钱，又是钱，现在唐鹏一
听到这个字就头疼。小美的钱还没
有要回来，大头那边也没还给他，
曾经他沾沾自喜自己是有房有车
有存款的金领一族，可是失业后，
他却发现，这些东西奋斗来的时候
是那么困难，可是一旦失去，不过
是顷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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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日识一字

发音：dí
谐音：迪
释意：1 .相见：～面(见面或当面)。
用法：〈动〉1 .见；相见。尔有觌于彼者乎？——— 曹植《洛神赋》

2 .以礼相见。大夫宗妇觌，用币。———《左传》
常用词组：觌面(看见)。纵让烛觌面，也不伤他。———《镜花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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